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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的戒诗与学佛
侣旨华色 尾岁界毛 天尧丫庵给华急 是岁汽纽夕后岁月琴

沪冷咎华熟夕滩写沪 电当尸典艺口色少汽芝月畏夕

读过定庵集的人
,

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饶
有兴味的问题

,

即龚自珍为什么戒诗
。

嘉庆

二十五年秋
,

龚自珍发愤戒诗
,

不再写作
。

道光元年夏
,

因考军机章京未录
,

赋 《小游

仙诗》
,

遂破戒
。

至道光七年十月
,

编定这

一时期所作的诗为 《破戒草 》后
,

又发愤戒

诗 “今年真戒诗
,

才尽何伤乎 ” 此后
,

就不大动笔
。

道光十九年
,

辞官出京
,

又破

戒写成了有名的三一五首 《己亥杂诗》
。

这是为什么呢

搞清楚这一问题
,

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

了解龚自珍生平
、

思想和创作的某些侧面
。

嘉庆二十五年
,

龚自珍有 《观心 》诗

结 习真难尽 , 观心屏 见闻
。

烧香僧

出定 , 哗梦鬼论文
。
幽绪不可食 , 新诗

如乱云
。

普阳戈纵挽 , 万虑亦纷纷
。

观心
,

佛家语
,

佛教 “四观 ” 之一
,

即观察

心性如何
,

是一种修证方法
。

佛教天台宗特

别强调 “观心 ” 功夫
,

有所谓 “一心三观 ”

法
。

在 这 首 诗 里
,

龚自珍说自己
“幽绪

”

繁

杂
,

新诗如云
,

万虑纷纷
,

不能平静
,

即使

有挥日的鲁阳之戈也无法把它们排遣
。

龚自

珍不满意这种情况
,

他要忏悔
, 于是

,

写了

《又 忏 心 一 首 》
,

再次陈述思潮起伏的情

况 自天
,

考虑的是
’

“经济文章 ” 晚上
,

是
“幽光狂慧 ”

。

来时汹涌
,

去尚缠绵
,

简

直无法抑制
。

这一切
,

构成了龚自珍的 “心

病 ”
。

在无可奈何中
,

他只能把自己的作品

付之一炬—
“寓言决欲就灯烧” 了

。

这次

烧掉的是什么
, 已不可考

。

但稍后
,

龚自珍

又把他的 《承相胡同春梦诗 二 十 绝 句》烧

了
。

理由呢 是因为 “梦中伤骨醒难支 ”
。

这些诗
,

使他梦中
、

醒中都很痛苦
。

烧
,

只能毁已成的作品 要 使 思 想 平

静
,

排除纷纷的万虑
, 还是干脆不写好

。

这

一年秋天
,
龚自珍开始戒诗了

。

他有 《戒诗

五章 》
,

中云

律居三藏一 , 天龙所护持
。

我今戒

为诗 , 戒律一如之
。

‘

我有第一谛 , 不落文字中 ⋯ ⋯百年

守尸 罗
,
十 色毋陆离

。

尸罗
,

梵语
,

意译为戒
。

龚自珍宣布
,

要像

佛教徒守戒律一样戒诗
。

他高兴地说 自己

早年得了 “心疾 ”
,

充满了幽想奇悟
,

现在

终于走上 “康庄” 大道了
。

他又说
“
不遇善

知识
,

安知因地孽 戒诗当有诗
,

如褐亦如

喝
。 ” “善知识 ”

,

佛家语
,

好朋友之意
,

这里指龚自珍的佛学导师江沉 铁君
。

《戒

诗五章》前
,

龚自珍有 《铁君惠书
,

有玉想

琼思之语
,

衍成一诗答之 》
,

诗云

我昨青笃背上行 , 美人 规 劝 听 分

明 不须文字传言语
, 玉想琼 思过一生

。

这里的 “美人 ”
,

即指江玩
。 “不须文字传

言语 ”
,

可见
,

龚自珍的戒诗是江沉
“
规劝 ”

的结果
。

江抚对龚自珍的学佛有 过 很 大 希

望
,

曾称赞他有 “般若根 ” ①
。

道无元年以

后 , 龚自珍不能守戒
,

江沉还曾写信责备
。

江信今不传
,

但从龚自珍的回信中是可以看

得出来的
。

与江居士笺 》云

至于手教 , 虑信根退 ,
‘

想戏弄之言

⋯ ⋯顾搜语言 , 简文字 , 省 中年 之 心

力 ,
外境迭至 , 如风吹水 , 万态皆有 ,

皆成文章 , 水何容拒之哉

这是龚自珍的辨解之词 自己虽 然 想
’

少 说

话
,

少为诗作文
,

但 “外境迭至 ”
,

实际上

做不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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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 《戒诗五章 》中有一首

诗和他的一篇阪依佛教的 《发大心文 》中的

一段内容很相似

舌广而音宏 , 天女侍前后 , 遍召忠

孝魂 , 座下踢危酒
。

屈曲缭庆情 , 千义

听吾剖
。

不到辩才天 , 安用哆吾 口

—
《戒诗五章 》

我生天上 , 身有千头 , 头有千舌 ,

舌有千又 , 气足音宏 , 辫才第一
。

当念

众生冤枉赛涩 , 若忠 臣 , 若孝子 , 若 贤

妇
、

孝女
、

奴仆
,

种种屈曲缭庆
,

千幽

万 隐 , 我皆化 身替他分说而 以度之
。

—
《发大心文 》

文恰是诗的注释
,

它们当作于同一时期
。

龚

自珍有许多 “屈曲缭决 ” 之情
,

不愿意在尘

世说
,

他把希望寄托在成佛升天以后
。

这就是龚自珍第一次戒诗的颠末
。

的向慕
,

并且把它作为 《破戒草》的最后一

篇
,

自誓从此搁笔
, “至于没世

,

亦不以诗

闻
,

有如彻公 ”
。

这就是龚自珍第二次戒诗的颠末
。

三

道光七年
,

龚自珍有 《自春祖秋
,

偶有

所触
,

拉杂书之
,

漫不诊次
,

得十五首》诗
。

从中可以看出
,

这一时期
,

龚自珍的心情很

不好
,

仍处于极大的烦恼中
。

他说

中年何寡欢
, 心绪不飘渺

。
·

人事 日叛敌 , 独 笑时颇少
。

污秽的现实使他非常痛苦
,

早晨醒来
,

常常

清泪盈把
。

他表示
,

要用 “道力 ” 来与他的
“寸心 ” 交战

,

使之空无所有 “实证实悟

后
,

无道亦无魔
。 ”
他认为

,

仙
、

侠
、

百家

之学都非要道之津
,

只有佛家才 是 他 的 归

宿 “空王开觉路
,

网尽伤心民 ”
。 “空王

” ,

佛家语
,

诸佛之通称
。

龚自珍决心按照佛教

教义来进行修养
,

使自己的心复归到佛心的

境地
。

于是
,

他决定首先祛除 “恋文字 ” 的

嗜好
,

再次戒诗 “忏悔首文字
,

潜心战空

虚
。 ” 他改了名字

,

投碟更名 “易简 ”
,

以

示 ‘伤缘简尽罢心兵
” 之意

。

又去北京西直

门外红螺寺祭扫近代净土宗大师彻悟禅师的
塔

,

写了 《四言六章 》
,

表示他对西方佛国

通过以上分析
,

不难看出
,

龚自珍的两

次戒诗都是他学佛的直接结果
。

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窒息
、

、沉闷的时代
,

到处隐藏着危机
,

到处充塞着

庸俗
、

丑恶和无耻
。

他孤身奋斗
,

渴望看到

未来的曙光
,

然而
,

,

长夜漫漫
,

没有一点黎

明的迹象
。

在科举和仕进的道路上
,

又始终

郁郁不得志
,

不仅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压抑

侮辱和迫害
,

而且也不为一般友人所理解
,

被目为 “古狂
” ⑧和“龚呆子 ” ③

。

因而
,

他

长期陷入烦闷
、

痛苦
、

忧郁
、

愤激的境地

嘉庆二十二年
,

他自题文集为 《伫泣亭

文 》
,

取 “伫立以泣之义
。 ” ④

道光元年
,

他在 《能令公少年行 》中说

自己 “少年万恨填心胸 ”
。

道光二气
,

他和当权贵族有过一次激烈

冲突 “贵人一夕 「飞语
,

绝似 风 伯 骄 无

垠
。 ” 这一次冲突的内容虽也不可考

,

但他

受了很大侮辱
,

是很显然的
。

在《黄犊谣》中
,

他写道 ’ 出辱矣 ” 又 在 《与 邓 守 之

书》中写道 “吾辈行事
,

动辄为人笑
。 ” ⑤

道光三年
,

他激愤地自题居室为 “积思

之门 ”
,

卧室为 “寡欢之府 ”
,

凭几为 “多

愤之木 ” ⑧
。

道光六年 , 他幽默地写 了 一 首 《赋 忧

患》
,

说人间与自己相伴的故物很少
,

只蒙
“
忧患

”

永远跟随着
。

年华虽增
,

光阴虽逝
,

但 “忧患 ” 永存
。

同年
,

他又在 《寒月吟》

中说自己 “朴愚伤于家
,

放诞忌于国 ”
,

承

老天爷宠爱
,

把 “忧患 ” 交付给了自己
,

自

己只能再拜承受
。

道光七年
,

他受到了当权派的猜忌
,

决

定 “守默守雌 ” ⑦
。

同年
,

自述正在
“
八苦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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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度过光阴 ⑧
。 “八苦 ”

,

指生
、

老
、

病
、

死
、

爱别离
,

怨憎会
、

求不得
、

五盛阴等
,

、

亦为佛家语
。

道光十一年
,

他在《与张南山书》中说
“近居京师

, ‘

一切无状
,

昌黎所谓 ‘聪明不

及于前时
,

道德 日负其初心
’ 二语

, 足以尽

之
。 ” ⑨

龚自珍不仅精神上很痛苦
,

身体也在急

速衰老 “中夜傈然惧
,

沉沉生鬓丝
。

开门

故人来
,

惊我容颜赢
。 ” ⑩他渴望能从忧患

、

痛苦
、

矛盾中解脱出来
。

这样
,

就逐渐逃于

禅了
。

佛教以虚构的 “彼岸世界 ” 的幸福补

偿了龚自珍现实中坎坷的命运
,
以禅观

、

心

证的修持方法消饵了他精神上 的 矛 盾
。

在

《发大心文 》中
,

他自称为 “震旦苦恼众生

某 ”
,

表示要阪依佛门
,

从此断绝嫉恶心
、

怨慈心
、

难忍辱心
、

善感心
、

缠绵心
,

等等
。

龚自珍学佛很早
。

嘉庆二十一年
,

他于

苏州过访归佩珊女士
,

归即称他为 “定庵居

士 ”
,

赠诗即有 “艳才惊古佛
,

妙想托莲花 ”

之语。
。

嘉庆二十五年前后
,

他与江沉过从

甚密
,

诗中自述
“春愁古佛知

” 。

道光元

年
,

自称
“
逃禅一意饭宗风

。 ” ⑩道光二年
,

他度过了一段 “缄舌裹脚 ”
, “坐佛香缭绕

中
,

翻经写字
”

的生活
。

道光四年
,

与江沉
、

贝墉等校刻 《圆觉经 》
,

自为愿文
。

道光十

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
,

他睡不着觉
, “闻茶

沸声
,

披衣起
,

菊影在扉”
,

忽然觉得自己

已证 “ 《法华》三昧 ” ⑩
,

魏源 称 龚 自珍
“晚犹好西方之书

,

自谓造深微云 ” ⑩
,

这

里所说的 “西方之书” 指的当即《法华经 》一

类佛书 , “造深微云 ”
,

即 “ 已证 《法华 》

三昧 ” 一类意思
。

在佛学思想上
,

龚自珍倾向于天台宗
,

而又兼修净土
。

他曾作有 《以天 台修 净 土

褐 》
,

又在 《己亥杂诗 》中自述 , “狂禅辟尽

礼天台” , “重礼天台七卷经 ”
。

这里所说

的 “天台七卷经 ” 正是指鸡摩罗什翻译而被

天台宗视为理论根本的 《法华经 》七卷本
。

这一时期
,

龚自珍自称诵习《陀罗尼经 》已满

四十九万卷
,

这里的 《陀罗尼经 》乃是 “净

土七经 ” 之一
。

龚自珍特别推崇明末和尚紫

柏和藕益
,

藕益是天台宗的二十八世祖而又

兼开净土法门
。

他受佛学于江沉
,

江沉受佛

学于彭绍升
,

都是信仰净土宗的
。

天台宗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佛学交流中所

产生的流派
。

它企图通过戒律的守持和禅观

的修证来求得所谓证悟
。

净土宗则滥筋于东

晋时慧远等在庐山所结的莲社
。

它要人专念
“阿弥陀佛

”

名号
,
以便往生 “无有众苦

,

但有

诸乐 ” 的
“
莲花国

”

—
“西方极乐世界 ”

。

两宗的教义虽有繁简的不同
,

但都要求人们

摒弃物质世界
,

灭绝精神活动
,

使内心归于

寂灭
,

无为
,

无念
。

这就是天台宗大师智颇在
《法界次第观门》一书中所说的 “正观之

心
,

犹如虚空
, 湛然清净”

, “心心寂灭
,

自然流入大涅盘海 ”
。

龚自珍的戒诗正是

基于佛教教义的这种要求
。

他说

百脏发酸 泪 , 夜涌如源泉
。

此泪何

所从 , 万一诗祟焉
。

今誓空尔心 , 。

坷灭
泪 亦灭 有未灭者存 , 何用更留迹

—
《戒诗五章》

枕上逃禅 , 遣却心头
,

乙。

—
《凤楼梧 》

既然诗使得龚自珍思潮起伏
,

痛苦万分
,

自

然要烧诗
、

戒诗了
。

因为只有这样
,

他才能

逃避现实矛盾
,

也逃避自己的内心矛盾呀

四

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
,

不

是由于这一现实加给龚 自珍的种种迫害 , 龚

自珍是不会 “逃禅 ”
,

也不会戒诗的
。 “避

席畏闻文字狱 ”
,

雍正
、

乾隆时代那些血淋

淋的高压政策给龚自珍的印象是 难 以 磨 灭

的
。

龚自珍写道

黄尘硕洞中 , 古艳不可写
。

第一欲言者 , 古来难明言 , 姑将满

言之 , 未言声又吞 ⋯⋯东云露一解 ‘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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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露一爪 , 与其 见鲜爪
, 何如鲜爪无

—
《自春祖秋 , 偶有所触

, 拉

杂书之
,

漫不诊次
, 得十五首 》

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 , 则

叱矣 , 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 ,

则评矣 , 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也乎

—
《与江居士笺 》

从这些地方看来
,

龚自珍是感到了言论不 自

由
、

不为人理解的痛苦的
。

这对他的戒诗未

尝没有影响
,

然而
,

从根本上看学佛毕竟是

龚自珍戒诗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
。

强者是不会逃避现实的
。

龚自珍的 “逃

禅 ”
,

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
、

思想的斗争中
,

他还是个弱者
。

但是
,

他屡

戒诗而屡破戒
,

又反映了在严峻 ,的 现 实 面

前
,

龚自珍始终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
。

从龚自珍戒诗 —破戒—再戒诗—再破戒的过程中
,

我们看到了龚自珍思想中

所进行的痛苦的斗争
,

看到了那个时代一个

先进分子的悲剧性格
, 也曲折地看到了那个

时代的面影
。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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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⑨ 龚自珍袂文
,

见张维屏 《花甲闲谈 》卷六
。

⑩ 《柬陈硕甫并约其偕访归安姚先生 》
。

⑩ 《代简寄定庵居士
、

吉云夫人 》
, 《绣余 续草》

卷 四
。

、 《才尽 》
。

⑩ 《能令公少年行 》
。

《已亥杂诗 狂禅辟尽礼天台 》自注
。

三昧 , 佛

教修养中的理想境界
。 《大 乘 义 章 》 “ 以休

寂静
,

离于邪乱
,

故 日 三味万
。

⑩ 《 定庵文录 》序 》
, 《古微堂外集 》卷三

。

《大正藏》
·

卷四六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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鬓
魏 南 朝 的 台 传
纂

一

彭 神 保
一

瓦裱熟淤然拱狱次鬓拱狱次飞该斋淤袅 郊娜然次狱次狱芬夯器摆燕安

传起源很早
,

战国时候就有了
。

史记卷

孟尝君列传

冯罐闻孟誉君好客
,

跟属而见之
。

孟誉君曰 先生远辱
,

何以教文也 冯

罐曰 闻君好士
,
以贫身归于君

。

孟瞥

君置传舍十日
。

索隐曰 按传舍
、

幸
’

舍及代舍
,

并当上
、

中
、

下三等之客所

舍之名耳
。

光武趣驾南辕
,

晨夜不敢入城 邑
,

舍

食道傍
。

至饶阳
,

官属皆乏食
。

光武乃 自

称邯郸使者
,

入传舍 注 客馆也
。

传吏方进食
,

从者饥
,

争夺之
。

传吏疑

其伪
,

乃椎鼓数十通
,

给言邯郸将军至
,

官属皆失色
。

⋯ ⋯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
。

门长曰
‘

天下诅可知
,

而闭长者乎
,

遂得南出
。

《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》

颜师古认为
“传者

,

若今之骚
。 ” ①可

见传即传骚 释站
、

传舍 客馆
。

从战

国以来
,

中经汉六朝一直到唐代
,

这一点没

有多大变更
。

宋
、

齐
、

梁史籍上所记载的 “传 ” 并非

单指 “传释 释站 ” 、 “传舍 客馆 ,,
,

一 一


